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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排演的
古希腊戏剧何以征服了世界

——戏剧导演艺术家罗锦鳞印象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杨茹涵

罗锦鳞，当代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理论家、

戏剧教育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他先后导演

《榆树下的欲望》《爱情的传说》《霓虹灯下的哨

兵》等百余部舞台剧、电视剧和广播剧。自 1986

年起，导演了《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十余部

古希腊戏剧，多次赴国外访问演出，享有较高国

际声誉。2009年获希腊雅典州政府授予“希腊文

化大使”称号，2024年获第九届“会林文化奖”。

1986年，《俄狄浦斯王》于中央戏剧学院演出

北京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忒拜城》

第九届会林文化奖颁奖仪式现场,左：中方

获奖者罗锦鳞，中：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院长黄会林，右：意大利籍获奖者马可·穆勒

“东和西虽说是两个方向，我的想象，在相接

的中央”。这是罗锦鳞的父亲罗念生年轻时写下

的诗句，罗念生一生所追求的“相接的中央”，同

时也是罗锦鳞孜孜以求的跨文化交流的“对接交

汇”处。罗锦鳞在戏剧导演艺术上已创作超百部

作品，其中古希腊戏剧共16部，悲剧14部、喜剧

2部。除在国内演出外，还曾带着排演作品来到

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参加国际戏剧节

或访问演出超过20多次，演出场次超过300多

场。近日，由会林文化基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第九届“会林文化

奖”颁奖典礼上，刚刚过完88岁生日的罗锦鳞走

上领奖台。该奖项每年表彰为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事业作出突出重要贡献的中外人士各一位。

现场他不无激动地说到：“戏剧艺术是人类生活

的一面镜子。回顾探索东西方戏剧对话、碰撞、

交流、融合的历程，可以证明和而不同是东西方

文明互鉴、发展的必然路径。”

从文字到形象
中国人排演出世界欢迎的古希腊戏剧

为什么当导演？为什么排演古希腊戏剧？

在罗锦鳞的回忆中，这一切似乎都有迹可循。“我

第一次登台是在幼儿园，参加‘工农兵学商联合

抗日’演出，我演一个商人，头戴瓜皮帽，身穿中

式商服，手拿小算盘……这一幕我至今难忘。”

20世纪30年代末，刚满1岁的罗锦鳞跟随父母

来到四川老家，先后在峨眉、乐山和成都生活长

达10年。1929年，他的父亲罗念生青年时，由

旧制清华学堂公派赴美留学。1933年初，转学

希腊，成为第一位赴希腊留学的中国学生。

1934年末回国后，罗念生与朱光潜、何其芳、卞

之琳、谢文炳等参与创办了多个进步刊物，同时

争分夺秒地翻译各类古希腊文学作品，在风雨飘

摇的年代里，以翻译之笔唤醒民众，点燃中国革

命的火焰。罗锦鳞的母亲马宛颐是京剧名票，除

在大学辅导学生开展业余表演外，还时常粉墨登

场。年幼的罗锦鳞跟在母亲身边，只要剧团演出

需要小演员，他便当仁不让。1948年末回到北

京后，罗锦鳞成为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不仅组

织业余剧团，还担任团长兼导演、演员。对于罗

锦鳞而言，成为导演是他从小的志愿。1956年，

罗锦鳞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中戏”），成

为中戏办学史上第三批入学的导演专业学生。

入学后有一门课是“西洋戏剧史”，老师从戏剧的

起源——古希腊戏剧讲起，而这门课的教师廖可

兑恰巧是父亲罗念生的学生。那时罗锦鳞对于

古希腊戏剧着实有点“烦”，因为他从小便要帮父

亲抄书稿，大量有关希腊文化的文字，“希腊人的

名字都很长，既难写又难记，我抄写时便觉得十

分头疼。但父亲和我说，抄完可以奖励我一根冰

棍儿”。如果说童年时代在父亲书斋中的浸润是

“揠苗助长”，那么进入大学后的系统学习，则终

于打通了他心中的壁垒。

时间的指针来到了1985年，罗锦鳞此时已

在中戏导演系任教多年，执导了《霓虹灯下的哨

兵》《丰收之后》《千万不要忘记》等多部话剧作

品。那一年，他要为中戏84级导演干部进修班

和专修班的同学排演毕业大戏，在选择演出剧目

时，大家在《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王》之间一致

决定选择后者。可多年来，古希腊戏剧作品几乎

罕有人触碰，仅有的几次业余演出也影响甚微，

排演前罗锦鳞顾虑重重，“我们一直认为《俄狄浦

斯王》宣扬的是‘宿命论’，这和长期以来社会上

一直主张的‘人定胜天’的观念有所冲突。而且希

腊国家剧院曾在1979年来华演出了埃斯库罗斯

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

少女》两部古希腊戏剧。由于舞台手段陈旧，视觉

色彩单调，当时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很多观众都

说看不懂。人家希腊人排自己老祖宗的戏中国人

都不太买账，现在由我们自己来排，观众能认可

吗？”即便有着诸多担忧，但他还是迈出了这一

步。在没有翔实资料和演出录像可参考的情况

下，罗锦鳞几乎是从零开始，他先启发学生按照

先锋的、实验的、现实的等不同表现手法分组排

练《俄狄浦斯王》片段，最后确定采用传统的、相

对写实的形式进行创排。导演思路确定后，他带

领同学们反复排练，学校领导还特批将两个教室

之间的墙打通，以供他们在更宽阔的场地完成这

次戏剧实验。1986年春天，《俄狄浦斯王》在中

戏实验剧场公演，这是古希腊戏剧第一次在国内

公开正式演出。原定只有5场的演出在观众的

强烈要求下不断加演，最后演了二十多场。那一

年，导演此剧的罗锦鳞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这部剧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很多人都没有预

料到的，时任希腊驻华大使雷拉斯观看演出后便

发出邀请，《俄狄浦斯王》得以走出国门，登上希

腊国土，参加第二届国际古希腊戏剧节。舞台

上，当主人公俄狄浦斯王最终知悉“杀父娶母”的

预言真相后，陷入了巨大的精神悲怆之中。罗锦

鳞特意为饰演俄狄浦斯王的演员设计了中国戏

曲中的程式动作“摔抢背”，当男主人公身体向斜

前扑，就势翻滚，以左肩背着地硬摔在台阶下，身

处现场的希腊观众无不瞠目结舌。当时的法国

科学院院士、古希腊文学专家彼特里迪斯盛赞此

剧：“看了你们的演出，使我百感交集。我想也许

只有像中国这样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才能理解

古代希腊的智慧和文化传统。”此后，每年的国际

古希腊戏剧节都能看到中国剧团的风采，文化交

流的桥梁也在逐渐拓宽。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次演出，罗锦鳞十分

感念徐晓钟、丁扬忠、廖可兑等戏剧前辈的支持

与鼓励，尤其是时年82岁的父亲罗念生主动提

出担任这部剧的文学顾问，并来到中戏为同学们

讲解古希腊历史和戏剧，这都对排演此剧有着极

大裨益。这部由索福克勒斯创作于2500多年前

的剧作经过多次推翻与重塑，最终成功“立”在了

舞台上，而罗念生——这个本属于翻译界和学术

界的名字，也第一次走进了戏剧从业者们的视

野。话剧《俄狄浦斯王》成功上演后，希腊驻华使

馆就此举行过一次座谈会，罗念生翻译的众多古

希腊著述令与会者惊叹，那时大家才发现原来中

国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翻译

着古希腊的文学。在《俄狄浦斯王》首演后的第

二年，希腊最高文化机构雅典科学院授予罗念生

“最高文学艺术奖”。1988年，希腊帕恩特奥斯政

治和科技大学又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至此，父

子二人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交汇。“我父亲之前一直

很期盼看到古希腊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但这一

愿望一直都没能实现。后来看完我排演的《俄狄浦

斯王》，父亲写道，‘我等了五十年，时值黄昏，终于

看见这出被亚理斯多德誉为最完美的悲剧在我们

的舞台上熠熠生辉。一生梦想成真……’在这之

前，我知道父亲其实更喜欢我那个学理工的弟

弟，但自此后，父亲也开始喜欢我了。”

就像“牛奶”加“咖啡”
用中国戏曲的方式排演古希腊戏剧

自1986年第一次赴希腊演出后，罗锦鳞在

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曾踏足这方土地超过40

次，“参加研讨会，领奖或接受采访，但最多的还

是带着我们中国人排的古希腊戏剧去那演出”。

《安提戈涅》《特洛亚妇女》《地母节妇女》……罗

锦鳞一步一个脚印将更多古希腊作品以话剧的

形式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但他并没有止步于

此，而是开始了一条东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探索

之路。古希腊戏剧与中国戏曲，作为西方与东方

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范式，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一直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友人的建议和同行

的启发下，罗锦鳞开始构思使用戏曲来直接演出

古希腊戏剧。经过一年时间的创排，河北梆子

《美狄亚》于1989年在河北石家庄首演，开创了

用戏曲演绎古希腊悲剧的先河。它改编自古希

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同名作，讲述了远古英雄

时代，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对遗弃她的丈夫伊阿

宋由爱转恨进行报复的故事。

为什么选择中国戏曲？为什么是河北梆

子？在很多人看来，罗锦鳞是成熟的话剧导演，

但实际上，他与戏曲的情缘始终未间断过。“上学

时，欧阳予倩老院长专门从北昆请来昆曲名家侯

永奎和马祥麟来教我们戏曲身段和折子戏，又从

中国京剧院请来退休老艺人教我们文武场和工

尺谱。我学的是京胡和小锣，身段课和折子戏每

周两次，文武场每天都练，连续学了两年。毕业

后，按照学院的规定，我们留校的青年教师还必

须到专业的戏曲剧团见习两年。我被安排去刚

刚成立一年的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从1961

年到1963年，我一直跟着这个团在排戏。再加

上从小跟在母亲身边演出，我对于戏曲其实非常

熟悉。”罗锦鳞在多年的导演实践中，一直牢记老

校长欧阳予倩的主张：中国导演应该学习中国戏

曲，如果不懂得中国戏曲，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

中国导演。

在改编移植《美狄亚》的过程中，罗锦鳞意识

到，仅把话剧台词改写成戏曲唱词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对叙事方式和故事结构进行大幅度改

造。“传统戏曲舞台上有秦香莲等复仇女性形象，

但像美狄亚这种因为被丈夫抛弃而采取‘杀子’

等极端行为的人物比较难让中国观众接受。所

以，为了进一步深化人物的行为动机，我在《美狄

亚》原剧本前增加了两幕戏，交代了美狄亚和伊

阿宋的故事前史，第三幕才进入了原剧本。”除此

之外，罗锦鳞还创造性地将戏曲中的“帮腔”和

“龙套”与古希腊戏剧的歌队结合，舞台上6至8

名女演员身着统一服装，和乐队分坐于舞台台口

的两侧，成为舞台造型的组成部分。她们时而歌

唱，时而舞蹈；时而融入戏剧冲突扮演剧中人物，

时而又在戏外发表评价，连接剧情……她们在剧

情内外跳出跳进，灵活多样，成为《美狄亚》最大

的特色之一，也成为该剧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

分。成功的取得并非偶然，即便有着多年传统戏

曲的浸润，罗锦鳞在创作过程中依旧十分谨慎，

“《美狄亚》的成功离不开作曲姬君超和技导王山

林的努力，他们是我执导这部剧时不可或缺的

‘左膀右臂’，话剧导演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强行

改造戏曲，有专业戏曲人士的帮助可以让我们少

走很多弯路”。

在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河北梆子《美狄

亚》经过反复打磨，先后呈现了6个版本，在海内

外共演出超过二百五十多场，已成为河北梆子在

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回忆起带队出国演出

的场景，罗锦鳞如数家珍，“每到国外的城市，大

街小巷总能看到我们演出的海报，还有人把我们

的女主角和世界十大女高音并列评论。有外国

观众看完演出后把祖传的婚戒送给演员，还有人

愿意花高价购买演员身上的戏服，留作纪念。”在

罗锦鳞看来，中国艺术家对古希腊文化的深刻理

解与创新诠释，完全征服了外国观众，同时也充

分彰显了中国戏曲的艺术魅力。

后来，罗锦鳞又导演了河北梆子《忒拜城》、评

剧《城邦恩仇》等跨文化戏曲作品，“中国戏曲的表

现力特别丰富，其中程式化的动作技巧都是经过

高度提炼的，有一种浓缩的东方美，虚拟、象征、写

意等手法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古

希腊戏剧思想深刻，形式庄严、肃穆、简洁，两者的

融合不是文化元素的简单‘拼接’，而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就像咖啡加牛奶一样，要实现两种

戏剧艺术精神气质的深度融合。”

宝刀不老也要后继有人
一家三代致力中西文化交流

2018年，国家大剧院推出了首部古希腊戏

剧作品《鸟》，该剧是有着“喜剧之父”美誉的古希

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首演于公元

前414年，是人类最早具有神话色彩和诗意的浪

漫喜剧之一。令人惊喜的是，这部作品是罗锦鳞

和女儿罗彤一起完成的。“我女儿是中戏导演系

87班的学生，读大三那年，被邀请去希腊留学，

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当地从事中国文化传播工作，

直到2016年才回国。《鸟》这部作品是她重新翻

译的，原剧中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长达十几个字，

观众记不住，演员念起来也拗口，她就直接改成了

阿皮和来福。里面提到的古希腊贪官污吏，也改成

了中国观众心知肚明的‘表叔’，演出现场反应出

奇的好。”说起女儿，罗锦鳞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近年来，很多戏剧爱好者能够频繁地在自媒

体公众号上看到罗锦鳞的艺术观点和理念，人们

惊讶于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对此他说，“我

一直很时髦，手机出来即用，电脑出来即购买，

1992年我就开始用电脑打字写文章了。网络是

非常好的交流渠道，可以普及戏剧理论，分享自

己的所思所想，我们要好好利用起来。”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希腊《每日报》发

表题为《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的署名文

章，文中提及：“中国翻译家罗念生一家三代致力

于希腊文学、戏剧的翻译和研究，为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父亲罗念生去世30

年后，他的名字和一家人所作的贡献被再次提

起，罗锦鳞感慨万千。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戏

剧的热爱与执着，数十年如一日未曾改变。

按照惯例，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都会询问被采

访者接下来的创作计划与安排，但面对这位年近

九旬的老人，我犹豫了。当我最终问出这个问题

后，罗锦鳞竟给出了一连串的答案，“我还有好几

部戏要排，荷马史诗《奥德赛》正在筹备中，未来将

以戏曲的方式演遍全世界。这个月我还要给新时

代舞台艺术创作领军人才高研班的同学上两次网

课，我手头还带着两名博士生呢！有女儿在，可以让

我省很多力气。我除了身体成了‘三条腿’，记忆力

下降外，其余都很好。每天讲4节课，还不累！”

这让我想到罗锦鳞去年前往希腊参加“首届

中希国际戏剧节”时在朋友圈写下的一段话，“11

月的最后一天，女儿专门陪我到雅典卫城山下，希

洛德古剧场旁边的咖啡店，静坐观赏雅典的奇景，

城下的剧场后墙记忆犹新，因为我导的戏多次在

此演出过。旧地重游，戏剧的源头，戏剧人最渴望

的圣地……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再赴希腊！”


